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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有20多年教龄的语文老

师，我对《孔乙己》早已烂熟于心。备

课时，我习惯性设计了“分析人物形象

—探究社会环境—理解主题思想”的

教学闭环。在我的预设中，九年级学

生捕捉小说中那种“凉薄”的世态理应

水到渠成。

然而，第一课时的结尾，一个意想不

到的插曲让这堂课走向了“崩塌”的边

缘。当时，我正请学生朗读孔乙己“被打

折了腿”后，最后一次来到咸亨酒店的段

落。朗读的学生是班上的“开心果”小

杰，他声情并茂，甚至故意模仿那种断断

续续的嗓音：“跌……断……跌，跌……”

原本凄惨的场景因为他略带滑稽

的模仿，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哈哈，太

像了”“孔乙己真是个活宝”！我握着

粉笔的手微微发抖。鲁迅笔下那个

“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的咸亨酒店在教

室里毫无违和感地“复活”了。

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学生读懂了字面意思，却读丢了悲悯

之心。如果第二课时继续按部就班地

“批判封建科举”，学生只会记下一堆

考点，这堂课就彻底“死”了。

面对学生对悲剧人物的“看客式”

嘲笑，我该如何引导他们穿透表象触

达小说残酷的内核？这是我要直面的

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

第二课时伊始，我抛开教案，直面

那阵“笑声”：“同学们，昨天大家笑得

很开心。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笑？”

学生的回答理直气壮：“因为滑稽啊，

偷东西被打，还死要面子。”“鲁迅自己

都写了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我

们笑，说明读懂了鲁迅的幽默。”

我试图引导：“可这是一个生命垂

危的人啊，你们真的觉得好笑吗？”

“那是他自找的，可怜之人必有可

恨之处。”

我感到一阵无力。学生用现代网

络的“吃瓜心态”构建了坚硬的屏障。

说教无用，必须让他们“痛”。我决定抓

住文中“笑”与“痛”的反差，层层剥笋。

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手”

字，然后说：“暂且放下他该不该笑，请

大家找出文中描写孔乙己手的句子。”

教室安静下来。学生很快找出了

“排出九文大钱”和“伸开五指将碟子

罩住”等句子。

“最后一次出场呢？”我追问。

学生读道：“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

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

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

“注意动词，从‘排’变成了‘摸’。

再看下一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

的’。同学们，请伸出双手，看看掌心。

想象一下，如果双腿断了，你要从城外

一步步走来，这双手在泥地、石子路上

支撑身体全部重量，会变成什么样？”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道：“手掌肯

定磨烂了，全是血”“指甲可能翻过来

了，混着泥沙，钻心地疼”。

“在剧痛下，他‘摸’出四文大钱。

这四文钱对他意味着什么？”

“是他的命。”有学生低声说。

“一个用满是血泥的手支撑残躯，

拿出性命攸关的四文钱的人，来酒店

是为了什么？”

“温一碗酒。”

“为了这碗酒，他付出了怎样的代

价？而当他递钱时，周围人在做什么？”

“在笑。”全班齐声回答，声音低沉。

刚才那种调侃的氛围消失了。通

过对“手”的生理性还原，学生终于共

情了孔乙己的痛苦。见时机成熟，我

抛出第二个问题：“孔乙己在用生命喝

这碗酒，周围人在笑。让我们做个‘笑

声成分分析’。”

学生分析出短衣帮的笑是麻木，

掌柜的笑是势利。最难突破的是文中

的“我”，也就是那个小伙计。

“‘我’也附和着笑了。为什么连

最纯真的孩子也笑了？”

“因为环境吧，大家都笑，他不笑

显得不合群。”

“这才是最可怕的。当冷漠成为

集体无意识，连孩子也会被同化。”我

停顿许久，目光扫视全班，“同学们，回

到昨天。当全班哄堂大笑时，那一刻，

我们是谁？”

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那一刻，我们是不是变成了咸亨

酒店里的短衣帮？是不是变成了那个

附和着笑的小伙计？”

我一鼓作气地分析道：“鲁迅写

《孔乙己》不是为了让我们笑，而是为

了让我们痛。那个快活的空气，其实

是窒息孔乙己的毒气。我们昨天的笑

声其实也是在制造这种毒气。”

班长站了起来：“老师，我觉得鲁

迅这篇小说是写给我们看的，更深层

的悲剧是，看的人不仅不觉得悲伤，反

而觉得好笑。”

同学们安静了，他们都在思考着。

我知道，他们以后会记住孔乙己的。

在这次“教学事故”中，启发学生的

同时我也学到了许多。在“玩梗”文化

下成长的学生，习惯了消解崇高与苦

难，孔乙己的“断腿”被异化为滑稽符

号，他们无法感受那个时代的“痛”。这

个时候，如果仅停留在“批判封建制度”

的概念教学，用大道理试图去说服学

生，很可能适得其反。本课的转折在于

从“社会学分析”转向“身体叙事”。学

生可以嘲笑一个抽象符号，但无法嘲笑

一双“满是泥水、指甲翻裂”的手。通过

痛感体验，我们成功绕过防御机制，让

孔乙己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

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学生太容易

“笑”了。正因如此，语文课才更需要

守住痛感，引导学生共情。当他们感

同身受时，孔乙己才能真正走进心里，

让他们深思。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东山外

国语学校）

谁在制造“快活的空气”
□ 张 荣

每当说起“什么样的课才算好

课”，总能引起一番讨论。有人将学

生的考试成绩视为唯一标尺，有人

以课堂的活跃程度作为评判依据，

还有人执着于教学环节是否滴水不

漏。这些标准固然提供了观察的维

度，但当我们真正走进那些令人难

忘的课堂现场便会发觉，真正的好

课往往难以被僵化的条条框框定

义。它的内核是一种由教育智慧与

人文关怀共同浸润而成的“境界”。

它根植于教师对教学本质的深刻洞

察，体现在师生关系的动态平衡中，

并最终凝结为“功、场、导、悟、得”五

要素的有机融合，以及“有我有你、

有我无你、无我有你、无我无你”四

重关系的转换与升华。

构筑课堂境界的五要素

一堂好课的境界建立在“功、场、

导、悟、得”五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

的要素之上。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一

个教与学相互促进的教学生态。

“功”是一堂好课的底气，是好课

的前提，是教师的立足之本。它首先

意味着对教材的深度钻研，简言之，

教师不能止步于照本宣科，而要深入

挖掘知识背后的逻辑脉络、思想深度

与文化意蕴，让静态的文本动起来、

活起来。它更意味着教师在对学情

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性、

趣味性、基础性和挑战性的教学设

计。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没有

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因为每个

学生都是独特的生命个体，拥有不同

的知识背景与思维路径。因此，一堂

好课需要教师通过细致的观察与沟

通，触摸到学生的真实需求与困惑，

从而让教学的每一步都踩点在学生

的最近发展区。

“场”是一堂好课的土壤，体现

着课堂的活力与生命力。课堂不仅

是物理空间，也是一个充满吸引力

的心理场与文化场。这个“场”由教

师通过言谈举止、课堂调度悄然营

造。它轻松、愉悦、开放，让学生能

够放下防备、积极参与、大胆表达甚

至质疑。在这里，教师是温和的引

导者而非严苛的控制者。比如，在

语文作品欣赏课上，教师没有急于

给出标准答案，而是通过创设情境、

分享体验，邀请学生结合生活畅谈

感受，课堂在有序的交流分享中迸

发出思维的火花。营造这样的场，

考验的是教师高超的课堂驾驭艺

术，既要能够把握全局节奏，又要能

敏锐捕捉并化解即时生成的问题。

“导”是一堂好课的桥梁，指向

教师的启发与引导。告别填鸭式教

学，“导”是连接教师与学生的核心

路径。它要求教师从演讲者转变为

引路人，根据目标与学情设计恰切

的问题与任务，引导学生自主探

究。教师还要懂得留白的艺术，给

予学生充足的观察、分析与试错空

间。当学生遇到瓶颈性问题，教师

不急于奉上答案，而是通过递进式

提问、启发式点拨，引导学生自行寻

找解题的路径与方法。比如，在数

学课上，面对难题，教师引导学生先

梳理条件，再关联已有方法，鼓励多

路径尝试。这种导贵在分寸，过度

则束缚思维，不足则令学生迷失。

“悟”是一堂好课的灵魂，指向知

识的内化与觉醒，标志着学生从知识

的被动接收转向了主动建构。“悟”发

生在知识与学生的个体经验、既有认

知发生深刻联结的时候。它可能是

一瞬间的豁然开朗，一个新颖观点或

方法的萌生，或是对人生价值的深层

领悟。比如，在探讨诚信的课堂上，

有学生联系亲身经历痛感信任的脆

弱与珍贵。这些看似零散的“悟”，其

实是知识真正内化、精神切实成长的

标志。它的发生离不开场的孕育、导

的触发，更离不开学生自身深度思考

的卷入。

“得”是一堂好课的落脚点，体现

着学生的多元成长，是学生收获的全

面呈现。当然，这个“得”既包括知识

点的记忆，也包括能力的提升、情感

的陶冶、价值观的塑造。比如，一节

科学实验课，学生收获的既是原理知

识，也是动手能力、观察能力乃至严

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这样的“得”是

前四个要素共同作用的自然结果，也

是教学相长的充分体现。因为在此

过程中，教师通过反思与洞察，也能

实现自身专业的精进与升华。

定义课堂境界的四重关系

五要素奠定了好课的坚实基

础，而课堂境界的层次高低则在于

师生互动中“有我有你、有我无你、

无我有你、无我无你”这四重关系的

动态把握。

“有我有你”是师生平等对话，

是课堂最常见也最基础的状态，强

调师生作为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合

作。教师（我）与学生（你）相互尊

重，倾听与启发。课堂成为思想交

流的场域，而非单向传输的渠道。

比如，在历史课堂讨论中，师生围绕

一个历史问题各抒己见，在观点碰

撞中共同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这种关系构建了课堂的民主氛围与

活力根基。

“有我无你”是教师必要的价值

引领。此处的“无你”并非忽视学

生，而是在教学的关键处，教师必须

凸显“我”的专业立场与价值导向，

对学生的认知偏差进行及时而审慎

的引导。面对社会热点讨论中可能

出现的偏激观点，教师有责任以理

性、辩证的思考引领学生，帮助其确

立正确的价值判断。这体现了教师

在育人问题上的核心责任。

“无我有你”是学生作为主体的

自主探索，即当学生能力具备、情境

合适时，教师（我）应智慧地“隐退”，

将课堂的中心让给学生（你）。换言

之，教师提供资源、设定问题后便成

为支持者与观察者，让学生自主探

究、自主交流展示。比如，在项目式

学习中，教师作为支持者与指导者，

让学生自由组建团队，独立完成调

研与报告。教师在此过程中的“无

为”，恰恰是为了成就学生的“有

为”，重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

探究的核心素养。

“无我无你”是一种沉浸于忘我

的高峰体验，是课堂教学可遇难求

的理想境界。此时，特定的师生角

色界限暂时消融，师生全然沉浸于

探索的对象之中，达到一种物我两

忘、教学相长的心流状态。比如，在

音乐作品的欣赏中，师生情感与作

品意境产生强烈共鸣，知识、情感与

精神在那一刻高度融合。这种“情

景合一”的体验深刻而持久，构成了

教育中最动人的场景。

当然，这四重关系并非线性更

替，而是随着教学节奏与内容需要，

教师在灵活应变与动态平衡中与学

生达到一种高度的默契，共同推动

教学走向纵深。

境界追求的终极指向

对五大要素的锤炼与四重关系

的把握，其终极目的并非追求某种

教学范式，而是为了实现师生生命

在课堂上的双向赋能。

对学生而言，在这样的课堂中，

他们获得的不仅是系统的知识，而且

有积极的情感体验、科学的学习方

法、内在的精神成长以及全面的素养

提升。无疑，这些收获是落实在学生

身上的“功、场、导、悟、得”的价值体

现。而四重关系的交融则让学生既

学会合作对话，也接受价值引导，既

锻炼自主探究，也体验自我价值，从

而为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对教师而言，追求此种课堂境界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专业修

行。“功”深化了学科理解，“场”提升

了课堂艺术，“导”丰富了教学智慧，

“悟”促进了启发引导，“得”则深化了

教学目标。而对四重关系的娴熟驾

驭，更是教师从“经师”迈向“人师”、

不断提升教育境界的鲜明路径。

好课无定式，境界有高低。当

教师不再纠缠于刻板标准，转而向

内追寻，深耕课堂五要素，智慧平

衡教学四重关系，便可能超越单纯

的知识传授，创造一种引人入胜的

课堂境界，让课堂真正成为师生共

同成长、滋养生命的精神家园。这

或许才是我们对一堂好课最深切

的期待。

（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原副院长）

在幼儿园里，我经常看见孩子们

蹲在花坛边的身影，走近一看，原来

他们在观察蚂蚁，他们就像一群探索

未知世界的小小探险家。而那些蚂

蚁正忙碌地书写地底王国的故事，只

见孩子们的眼睛散发出好奇的光芒，

他们的小嘴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发

现。这让我想起中医看病的“望闻问

切”——真正的好课何尝不是一场对

儿童生命状态的“精准诊断”？当我

们把中医的智慧融入课堂，便会发

现：好课的密码就在对儿童的观察、

倾听、对话与调试中。

“望”是课堂的第一束光，它的本

质是“看见差异”。

之前，我们幼儿园组织教师技能

大赛，我在大班观摩过一节科学课。

课堂上，教师让孩子们观察磁铁吸铁

制品。大多数孩子都在专注地探索，

唯有小雨坐在一旁把磁铁贴在一个铁

皮盒上，只见他的嘴角上扬，就像吃了

蜜一样。换作以往，我可能会走向前

提醒“小雨，快和大家一起探索”，但这

次我想，也许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我应

该允许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发现。

于是，我不动声色地观察他，我注意

到，他在反复把磁铁移近、移开，眼神

很专注。活动结束后，我去询问他，为

什么一直在把磁铁移近又移开？他告

诉我，他是在观察“磁铁跳起来”的距

离。原来当集体活动聚焦“吸什么”

时，这个孩子已在探索“怎么吸”。

好课的“望”，是尊重幼儿的学习

节奏。小班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

短，那我们就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把

活动设计成游戏串，唱一首儿歌、玩

一个手指谣、读一本绘本，用多感官

体验串联起 10—15 分钟的课程。当

教师用“望”的眼光捕捉每个孩子的

兴趣点，课程便有了生长的根基。

“闻”是蹲下来的姿态，让幼儿的

声音成为课程的“导航仪”。

在小班“春天里”主题活动中，我

曾设计“周末春游的地图”环节，孩子

们却对留住春天里的花感兴趣，于是

我根据孩子的兴趣点及时调整活动

目标，增加了《拓印春天的花》环节，

我带着孩子们来到植物角，把掉落在

地上的各种各样的花朵和树叶收集

起来，并准备一块白色的布，把花朵

和叶子提前放水里浸泡一个小时，泡

好后捞出来用纸巾将上面的水擦干，

然后在布的一边摆出自己喜欢的造

型，再用布的另一边盖上。接着用木

块或者小锤子、石头敲击，让花朵和

树叶的形状浸染到白布上，晾干就可

以了。正是因为倾听了孩子们对“留

住春天”的兴趣，我才改变了原来的

教学计划，让课程从“我教什么”变成

了“你想学什么”。

倾听需要“共情的耳朵”。一次语

言活动中，我问孩子们：“小熊迷路了，

它心里会怎么想？”大家都低头不语。

我蹲下来轻声地说：“没关系，我也有

迷路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就很着急。”

接着，可可小声地说：“我上次在超市

里找不到妈妈，心里很害怕，小熊心里

也会害怕的吧！”我回应：“原来你在担

心小熊就像你当时的感受一样，对

吗？”这样的对话，让孩子感受到“我的

情绪被看见”。正如《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指出：“理解幼儿的学

习方式，才能有效支持他们的发展。”

当教师用“闻”的耐心接住每个孩子的

表达，课程便有了温度。

“问”是抛向湖面的小石子，要激

起层层涟漪。

在小班“认识水果”活动中，我曾

这样提问：“这是什么水果？它是什么

颜色的？”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苹

果，是红色”。后来读到新的理念，我

尝试改变：“这个水果穿着红衣服，可

能藏着什么秘密”“如果它会说话，会

说什么呢”？孩子们的回答更精彩：

“它说‘我很甜，快来吃我’”“它藏着种

子宝宝，要去泥土里旅行”！

有 效 的 提 问 是“ 思 维 的 脚 手

架”。在“垃圾分类”活动中，我先问：

“为什么要垃圾分类？”引导幼儿联系

生活经验，再追问：“如果有垃圾找不

到家，会发生什么？”引发幼儿对环境

的思考，最后我再反问：“我们可以做

些什么让分类更简单？”这种“开放

式+递进式”的提问，让幼儿从“知道”

走向“思考”、从“接受”走向“创造”。

当教师用“问”的智慧点燃思维火花，

课程便有了生长的动能。

“切”是把课程放在儿童的“脉

搏”上听诊，随时调整“药方”。

一次户外体育活动“跨越障碍”，

我按照小班幼儿平均水平设置了 30

厘米高的障碍栏。通过观察发现，有

的孩子轻松跨越，有的却不敢迈开

步。于是我立刻调整：用轮胎、木板

设置不同高度的障碍，让幼儿自主选

择。小个子的萌萌选了最低的障碍，

成功跨越后兴奋地喊：“我也能跳过

去啦！”而体能强的乐乐挑战最高的

障碍，还自创了“跨栏跑”动作。这种

“动态切脉”让课程从传统的“一刀

切”变为因人而异的“私人定制”。

调试的智慧藏在细节里。在“植

物生长记”观察活动中，我最初让幼

儿每天记录种子发芽情况，没过多

久，很多幼儿的兴趣减退，之前来园

就很积极地去照顾植物，到最近很少

有幼儿想去照顾植物。我发现这个

情况后，决定改为“发芽日记盲盒”。

这种“悬念式调试”让记录变成了充

满期待的探秘，孩子们主动带放大

镜 、量 尺 来 观 察 ，还 画 下“ 种 子 的

梦”。当教师用“切”的敏锐感知课

程，课程便有了生长的弹性。

在幼儿园的角落总有惊喜发生：当

教师蹲下来与孩子平视，能看见他们眼

里的星辰大海；当倾听盖过说教，能听

见每个生命拔节的声音；当提问变成对

话，能看见思维的火花在碰撞；当调试

成为常态，能看见课程像藤蔓一样自由

生长。教育之路没有终点，唯有不断精

进。愿每一位教师都能在“望闻问切”

的修行中，成为更懂儿童的引路人。

（作者单位系四川天府新区第八

幼儿园）

好课之道：要素·关系·境界
□ 汤丰林

好课的“望闻问切”
□ 罗 俊

好课是真实的课，容得下错误，看
得见思考；好课是生长的课，不仅传递
知识，更滋养心灵；好课是开放包容的
课，接纳差异，也尊重节奏。人们对好
课堂的具体画像还有哪些？课堂需要
怎样的转向才能真正“看见”每一个具
体的儿童？我们邀请业界专家和一线
教师发表各自的看法。

特别策划·好课的画像


